
一
人们熟悉接官亭主要还不在于此，那

是因为什么？问问去过灵龟寺的人就知道。
接官亭附近有座峰，叫灵龟峰，立在从

东面浩荡而来的洣水河畔，其巅不高，一峰
独秀，如龟出穴，踞水上游，享有县城第一
峰之美誉。峰顶一寺，叫灵龟寺，建于明末，
四季晨钟暮鼓，烛光长明，香烟缭绕。对河
一片沃土，平展阔大，叫白茅洲，洲上屋舍
井然，树木蓊蓊。这里一直以山奇水秀，洲
平林静，寺深径幽而胜名，引得多少文人墨
客僧侣道徒景仰游览！清代攸县文人陈之
駓曾有一联：灵龟峰峰上生枫风吹枫动峰
不动；白茅洲洲畔行舟浪打舟行洲不行。此
联是对此处景观形象的写照。据传，攸县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谭震林曾在此避难，
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1984 年，灵龟寺被公布为株洲市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自此，进行过四次大的修建
与改造，先后完成观音阁、神农阁、大雄宝
殿、朝拜寺、斋室的修改、建造，延续了曾经
一度凋敝的香火，增添了灵龟寺的神威与
光彩。如今，每日游人香客如织，各处信士
虔诚而来，叩头拜佛，上香抽签，重温善念，
再结善缘，寻求寄托，每月初一十五尤甚。
每年三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音生
日之时，更是盛况空前。

二
接官亭附近还有两所不一般的学校

——攸县一中和震林中学。一中前身为清
朝“震阳书院”，创办于 1883 年，后更名为

“东山书院”，1902年改为公立“南云学堂”，
始办现代新学，1958 年正式更名为攸县第
一中学，现在是全省示范性高级中学之一。
一中东临洣水，南傍灵龟峰，占地 400 亩，
校园平地有丘壑，古木参天，曲径通幽，古
朴之中见雅气，静穆之处藏灵气，“砺志崇
德，博学笃行”的氛围甚浓。曾走出唐有章、
蔡仪、陈旭榜、周玉书、刘远节等许多英才。
震林中学是 2014年新建，是一所公立初级
中学，实际是攸县第五中学和城关中学合
并而成。

两所学校毗邻而居，学子数千，那些洋
溢青春气息的面孔，那些年轻矫健的身影，
总是在接官亭的街道巷子路口等各处显
现；还有那些站讲台、摸粉笔、说话沉静神
情斯文的人，当他们放下教鞭，因为柴米油
盐走出校门，暂且落入俗务俗事的时候，都
可见得到真诚的实在、可贵的谦逊、少有的
低调和让人敬佩的学养。那些陪读的家长，
就在接官亭的某户人家租了房子，安营扎
寨，一心一意“服侍”好寒窗苦学的人，且视
自己当下所为是最光荣的事情。高考“高
中”了，欢天喜地，憋了多时的那一句终于
吐出来：接官亭，你没亏我！要是有所差池，
心有不甘，也吐一句：接官亭，过了暑假我
再来！

多少年来，几多学子，从接官亭起步，
走进梦想的大学校园，开启他们实在而又
美丽的人生！

凡与求学求知、学识教养文化有关的
所有元素，在接官亭这块古老的土
地上都不缺少，这些人文元素的长

期积淀与浸润，接官亭真的少了一些浊气
俗气的气味。

三
接官亭还有个生活气息浓郁最富有人

情味的地方，就是接官亭农贸市场。这市场
以前就在一中门口，占道经营。2001年，政
府把一中对面一口大塘填了，建成一个中
型菜市场，鸡鸭鱼肉，生鲜蔬菜，应有尽有，
整个城东市民一日三餐所需有了切实的着
落。不用费多大周折，不出城照样感受到乡
野的鲜活素朴和让人心动情暖的泥腥的气
息。这些实在的别处无论如何体味不到的
东西，随着时令季节的转换而悄然变换着
颜色形状味道，不时的惊艳，让人的内心总
是充满了欢喜和感恩。

因工作关系，我在接官亭住过 17 年。
若不是眷恋故土，向往梦魂所牵的乡野，从
单位内退之后，我是不会变卖房舍，重又住
到新市老家的。记得回来的时候，我仰起
头，微微地笑着，完全一副小孩子去往美丽
的新家的样子。过了些时日，总有一些时辰
依然让我想起接官亭那些曾经，心坎也是
一阵阵的温热。

四
让接官亭名扬四方的当然远不止这

些。琢磨琢磨名字的出处，想一想所在的位
置吧，有没有尽可以展开想象的丰富的空
间？

早期的县城离接官亭约六里，出城的
官道往东穿山过坳，走州达府，所经第一个
人烟较稠气象出众的地方就是接官亭。相
传，州府直至朝廷有官人来攸，或督察巡
视，或指引事务安抚百姓，必经此大道。大
员一路风尘舟车劳顿，靠近县城先在此处
小憩。县官公差，本地贤达，早早净衣正冠
恭正地来此处迎候。完成见面礼数，侍奉香
茗香烟果子特产，上下接洽妥当融通顺意
了，才接了大员一干人马浩浩荡荡进得城
去。事体既如此隆重盛大，又正大光明，岂
可在无遮阳挡雨的敞地敷然进行？于是亭
子巍然而立，飞檐宽大活气韵律十足，亭顶
高耸壮观，那是肯定且必须的。想必那亭子
有个雅名，又不失了气度，在意义的理解上
也让百姓可以感觉到亲近。时至今日，那名
字一直未留下任何痕迹，就连亭子本身也
是早已没有了踪影。但可以肯定的是，亭子
一定不会赫然写上“接官亭”三字。取名人
的头脑怎会如此简单贫瘠？但千真万确，延
续下来的居然是“接官亭”这名字，这真有
点匪夷所思。

我专门査过县志，想要得到关于接官
亭这地名的确切信息，上翻下翻，无片言只
语。我又上网，网上赫然在目的该处的地名
是“万古桥”，叫“万古桥社区”。关于“万古
桥”，县志里也无蛛丝马迹。

接官亭成了万古桥属下的一个小地
名，其光彩和风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经久
不衰和日新月异。按照攸县县城

“两江（攸河、洣水）四岸”发展规
划和城市东移的发展路径，接官
亭，这个昔日出城“接官”，今日城
乡融合的处所，成为攸县新城的
又一个中心，不是指日可待么？

那时，我们正值青春妙龄。
一个班念书，每天一起捧着书本

去上课，一前一后坐着，有什么问题
一起讨论，课后一起端着饭盒去食
堂，打同样的菜，饭后一起散步聊天，
晚上挤一张床上，叽里呱啦没完没
了，老师在窗外几次催促安静下来
后，仍要躲在被窝里头靠着头窃窃私
语。休息日，要么相约不回家，一起在
学校度过，要么同去她家或我家。完
全相信“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
绕天涯”。

那年头，父母给我一星期的生活
费才两元，只能用于在学校食堂一星
期的伙食开销。但有天傍晚，学校来
了个照相的师傅，在我们去食堂的路
上，兜揽生意。首先，我们自然是没想
过照的，当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张漂亮
的照片时，二人几乎是同时眼前一
亮，相视一笑，马上把饭盒送回寝室；
然后把师傅带到学校后山上，那是我
们每天散步的地方，也是我们课余学
习的好地方，那里还有我们一起挖土
栽种的一棵小松树。当时我们两个人
坐下来照相时，因为松树太小，在杂
草丛中，师傅没有照出来，其实小松
树就在我们的身旁。

照完后，我们要求师傅帮忙在相
片上写点什么，师傅当时提议写“好
姐妹”“让友谊长存”，我俩考虑了下，
决定写“友谊天长地久”，拿到相片
后，也许还真是想检验下这段友谊能
否天长地久，居然在相片后自己用钢
笔写下了“1988年 1月”，这应该是我
现存几大纸盒相片中，唯一在后标注
拍摄时间的。

20世纪 80年代末，一个初中生，
而且是在只有几间茅草屋的家庭长
大的孩子，我的好友居然做了卷发，
如果不是有这张相片为证，我是不会
相信的，想必今天她自己也不会相
信。想当初她的这个卷发被很多老
师、家长说过，这可是“不爱学习，吊
儿郎当，将来没出息”的依据啊，但当
初就学习成绩特好的她，并没有学
坏，而是一路考到了研究生。这是不
是也证明了青春时期爱美与爱学习
并不相悖。

时光一晃三十多年，我们从懵懂
少女走向了半百，也是为数不多的走

着走着友谊没有走丢的两个人，隔那
么几年，还会联系一次，每一次见面
我们还能如亲姐妹，行云流水、酣畅
淋漓地交流。如最近一次，她暑假回
家，约我见面，而我正好有时间，也正
好在乡下，第二天，她安顿好丈夫和
孩子，我们在一起好好享受了一整
天，赏荷花，吃美食，看望母校，一路
充分表现女人的本色，叽里呱啦，没
完没了。

相信，有生之年，我们的友谊会
永存。但“天长地久”这个词在今天看
来，还是觉得只应该在文人的笔下。
不过，今天看这张曾经花费我们一星
期伙食费的相片，觉得超值，因为它
让我们时常忆起那些纯真，相信天长
地久的年龄。

有一种友谊很幸运，N 年后，依
然有牵挂，并且依然会偶尔抽出时间
给这份友谊滋补养分，而还有一种友
谊是心中有，却时光让它相离于江
湖。

念小学时，有个玩得很好的闺
蜜，她是我舅舅家的邻居，记得那几
年，我特别想到舅舅家去，因为可借
机去和她玩，而她也常常会以“看姑
姑”为由来我家，休息日我们会相约
在一起做作业、玩耍。记得，她曾经送
过一朵黄色手掌大小的塑料花和红
色的小方帕我，后来多年，我都小心
翼翼地收藏着，如把塑料花当成书签
夹在书中，把小方帕包裹着口琴，常
年携带在身边。小小年龄，相信那份
美好，想必那时我也送过她什么，但
我早已想不起来。

小学毕业时，那个暑假我去舅舅
家，她来“姑姑”家应该是很频繁的，
那时我们一定以为友情会天长地久。
后来，每一次手捧夹着塑料花的书本
阅读时，会想起她，每一次拿起口琴
把小方帕一层层摊开时，会想到她。
但直到今天，三十多年青春时光一晃
而过，忙应该实在不足为借口，路途
遥远更不成立，因为是同一个村庄长
大的，居然我们自小学毕业那个暑假
后再也没见过面。

此时，我们已到知命之年。
友情、爱情，曾经年少时企盼的

是天长地久，现在相信因缘际会或是
跟着感觉走。

茅匠，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
乡间出现的一种职业。那时候，处在贫
穷之中的农村，农民的住房大都是泥
砖或芦苇做墙壁，稻草盖屋顶的茅草
屋。茅匠这一职业便在那时的乡间悄
然兴起。

我小的时候是在农村生活，对乡
间茅匠师傅那种辛苦的劳作是最熟悉
不过的了。

乡间的茅草屋，经过风吹雨打，日
晒雨露，屋顶上盖的稻草，年复一年大
多数会沤烂漏雨，需要茅匠师傅每年
搭楼梯上屋，将那些沤烂了的起了屋
毛虫的稻草掀了下来，再掺盖上一层
新的稻草。

茅匠师傅盖茅屋，是一种技术性
的活儿。手艺没有到功的茅匠，盖新的
稻草以后，茅屋一般先期几天因茅草
松弛漏雨，待茅草沉积紧凑后才不会
再漏雨。技术到功的茅匠盖新稻草的
茅屋一般先期是不会漏雨的。

那时候，农民居住在茅草屋里有
两怕，一是怕下雨之前，突然狂风大
作，把屋顶上的稻草给掀走，吹得漫天
飞舞，大雨来了屋漏水；二是怕天干物
燥，左邻右舍不小心发生火灾，殃及自
家。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狂风大作
的时候，农人们都会搭着楼梯，搬些石
头、砖头和木头，爬上屋顶，给那些被
风吹得起鼓的稻草压上，不让风掀走。

如果大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
了，把农民屋顶上的茅草给吹走了一
些，大雨来了，屋里就会漏雨。这样一
来，就会害苦农人们。不管他们是在地
里劳作，还是夜半三更在床头睡觉，都

会急急忙忙拿用提桶、脚盆和脸盆，接
屋里的漏雨。

蚊帐上、灶台上、书桌上和米桶
上，到处都是接雨水的盆子和桶子。没
来得及接漏雨的农户家，屋里的泥巴
地上，一阵大雨过后，水汪汪一片，撑
得了船。

雨过天晴以后，大家就会请来茅
匠师傅上屋顶。那时候，茅匠师傅还是
少不得的。

茅匠师傅吃的百家饭，他在哪家
做事，中饭晚饭都吃哪家的。茅匠师傅
上房以后，主人家就有人在下面捆稻
草，一捆一捆地往上面抛，茅匠师傅就
在屋上伸出双手一捆一捆地接。

碰上寡妇家或有没出阁的姑娘的
家里请茅匠师傅上门盖屋，那就会是
别有一番情调。寡妇或姑娘在屋下抛
稻草，茅匠师傅在屋上就会边接稻草
边说顺口溜：“妹妹抛草呀，哥接草，一
头意呀，一头情，哥愿天天伴着妹妹行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农村
除精神生活之外，物质条件也极度匮
乏。就连盖新稻草时掀下沤烂的屋茅
草，尽管屋毛虫一窝窝的，但农民都舍
不得挑去沤肥料，而是放在禾场上，散
开，晒干，用来做成草把子，当柴烧了。
那时，能源紧张，买不到煤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几
十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旧貌换了新颜！“那时那屋那茅
匠”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在农村
里，农民居住的住房都是砖瓦房和楼
房了，农民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了！

灶台
易裕厚

我的老家在渌口区的一个村庄。父亲
常年在外奔波，家中的农活和事务大多落
在了母亲的身上。

20 世纪 70 年代，家里住的是几间土
砖屋，厨房的灶台是土砖堆砌成的，灶周
边用泥巴拌草筋糊着，只有灶面上才抹了
一层薄薄的水泥。母亲年复一年，一日三
餐地在土灶上煮饭炒菜。

那 时 的 土 灶 烧 的 是 稻 草 。每 年“ 双
抢”，母亲和姐姐就会把脱了谷粒的稻草
一个个捆扎好，晾晒，待晚稻秧插完后，再
把稻草挑回家。年幼的我挑不起担子，就
用尖尖的禾杠两头各挑上几个稻草把，一
趟又一趟，像蚂蚁搬家一样往家里挑。

秋季晚稻收割完后，稻草也会堆放在
干田里直到晒干才挑回家，晒干的稻草最
后都会储放到家中杂屋的阁楼上。母亲时
不时地抓一捆出来，扎成一个个小草把，
码放在厨房角落。待做饭时，就用火柴点
燃，丢进灶膛。稻草把很干燥，容易着火，
但不耐烧。一年下来家中堆存的稻草是不
够烧的，那上山砍来的柴火就成了灶火的
另一来源。母亲经常带着姐姐在天晴的日
子，携一把弯刀，背一根扁担或挑着撮箕，
到几里远的大山里，寻找干枯树枝或那长
长的茅柴砍下，打成捆挑回家，适当晒干
后留待冬天烧火做饭。

那时的冬天，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柴火
不够。砍柴也就成了姐姐和我的主要家务
事。记得有一次，我吃过中饭，到一个山冲
里去砍柴。砍得太多，柴太重而挑不起，我
又舍不得丢掉，只好咬牙挑着柴担走一段
歇一段，慢慢往家里挪。天黑了，见我还没
有回家，母亲打着手电来找我，看到我那
被扁担压得通红的肩膀，母亲心疼不已。

后来，家里建了一栋两层的红砖楼
房。母亲的灶台也改由红砖砌成，灶身全
部披上了厚厚的水泥，显得干净多了。更
重要的是除了大柴灶，旁边还有一个藕煤
灶。可放三节藕煤的炉灶，用铝锅蒸饭蒸
菜很方便，平时还可以烧开水，而且灶旁
的热水缸还能经常储备热水，让我们秋冬
季节洗脚洗澡免了临时烧水之烦恼。

藕煤灶好用，但要及时换煤，才能一
直保持灶火。早上，母亲淘好米，放入铝锅
中，直接盛在煤灶上，二十多分钟后饭就
熟了。有时蒸饭还连带蒸几块鱼或两个石
灰蛋，就更省事了，我上学的早餐也就一
并搞好了。母亲从此再也不用摸黑起床做
早饭了。自从用上藕煤灶，我再也没有上
山砍过柴。

岁月流淌，姐姐们先后出嫁了，我也
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在城里安了家。

母亲越来越年迈，随着液化气灶面
市，我花几百块钱买了一个送回老家。刚
开始，母亲看着这新鲜玩意儿不敢用，总
是说用藕煤灶顺手，这液化气灶不安全。
直到后来，我一步步、一次次地告诉她怎
么打火、怎么关气，她才愿意用了。

液化气灶火大，炒菜做饭省时又省
事，母亲用多了自然就习惯了。她笑着对
我说：“想不到这家伙还真好，做饭快，油
烟子也少，而且灶台上干干净净的。”就这
样，家里重新砌了一个现代式的灶台，全
水泥的案板，贴上了光亮的瓷片，还配装
了一个碗柜。

早一阵，我又回到老家，母亲一脸高
兴地对我说：“村里要通天然气啦！市里决
定在一些乡镇铺设天然气管道到乡村到
农户，我们镇是试点范围，以后做饭更方
便啦！”我一听也乐了。天然气管道到了
家，打开阀门就可用气，年老的母亲再也
不用操心换液化气之事，再也不用担心做
饭时气量不足了。

从柴火到藕煤，再到液化气、天然气，
短短几十年，变化的不仅仅是母亲的灶
台，更是老百姓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意
识和理念，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增强。

站在家乡，我看到了，青翠葱茏的山
林，碧波荡漾的渌水，以及那飘浮着白云
的蓝天，还有满脸皱纹的母亲在明亮的灶
台前忙碌时露出的幸福笑脸。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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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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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攸县人，没有不知道接官亭的。
接官亭位于攸县县城的东北方，是

城乡接壤处，从城中心伸过来的文化路
街道与迎宾大道在此相交。迎宾大道是
东城新区的主干道，也是内环道，既贯穿
省道S315又直通岳汝高速。显然，在县
城，接官亭的位置得天独厚。

旧事

那时那屋那茅匠
陈青延

老照片

曾经，喜欢说“天长地久”
周慧文

俯瞰

灵龟寺


